











     
在元杂剧里，以历史作为题材的剧目最多。如果我们从宽泛的意义上理
解，大凡取材于前代的人物故事的剧目都可列入历史剧的范畴，那么元杂剧现
存的 162 种杂剧中能够明确题材时代的就有 109 种可算作历史题材的剧目，占
元杂剧的 67％。就是一些没有标明朝代的作品也大多不是取材于元代社会，如
那些神仙道化剧，但显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的影子。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
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年》载：“宣子骤谏，公患之，使    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
朝，尚早，坐而假寐。  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
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





    谈了历史书的修史原则后，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历史剧的正题上来。历
史剧属于文学，并不是历史，它重在“剧”，而不是“史”。为了说明这一问
题，不防先引用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作家郭沫若先生有关此问题的论述： 
    我们要知道科学与文学不同，历史家站在记录历史的立场上，是一定
要完全真实的记录历史；写历史剧不同，我们可以用一分的材料，写成十分的
历史剧……[ ] 
    我们写古人所能凭借的材料却是很有限的，那就要求历史剧作者发挥
想象力，把很少的材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 
    写剧本不是在考古或研究历史……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
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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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从广义概念出发，现存的 162 种元杂剧几乎有 80％以上都有历史剧的因
素，如果将凡是借用于本朝以前的人名或事件的剧目都视为历史剧显然是不妥
的。那么，怎样界定历史剧呢？ 我们还只能从人们对历史剧的观念入手。 





















































箭》等 45 种。 


























剧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 356 页] 元杂剧中的历史剧正体现出如是的精
神。 
           
























       









   《汉宫秋》写汉元帝与王昭君的一段情别故事，见于《汉书·元帝
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还有野史、诗文及民间传
说故事等等。《汉书·元帝纪》载：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
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
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亦载： 






































































































    马致远，《录鬼簿》介绍说他是“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





















    两鬓皤，中年过，图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顷
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     [四块玉·叹世] 
 绿鬓衰，朱颜改，羞把尘容画麟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





他！       [双调·蟾宫曲·叹世] 








































































































帝王忧？那壁厢锁树的怕弯着手，这壁厢攀栏的怕   破了头。”他斥责那
些文武百官，平日里买弄功劳，可国难时毫无建树，完全是一帮混拿“皇家
俸”的窝囊废。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饱含着马致远的爱国情怀。 


















































































    尚书上，云：“今日早朝散后，有番国差使命绑送毛延寿来，说因毛
延寿叛国败盟，致此祸衅。今昭君已死，情愿两国讲和，伏候圣旨。” 
    驾云：“既如此，便将毛延寿斩首，祭献明妃。着光禄寺大排筵席，
犒赏来使回去。” 
    这个结尾，马致远赋予它深刻的寓意：叛国投敌者决没有好下场，必
然受到正义的惩罚；同时也表现了马致远希望民族和睦的良好愿望，这也给昭
君出塞的传统故事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 














秋》”。[《中国文学研究》1990 年第 2期第 57 页，《从《汉宫秋》《王昭
君》看同一题材古今作品的评价》]作为我国历史剧发轫时期的作品，《汉宫
秋》应该被成为是历史剧艺苑里对艺术地反映历史的杰作！ 
  
 
